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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末“身体转向”以降，身体赋予生命及其存在的生态系统以新内涵与新意义，其中以

身体为基点的诗学建构已经在路上，但距离身体诗学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范畴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全面回归身体，不仅是生命存在之需求，而且是生态共同体建构之要求，身体与生态的诗意融合

才是“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观的真正内涵。在身体诗学和生态诗学之间建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人类必

然会走向与自然、万物、天地同生共处的生态共同体，而保证这一道路方向正确的重要前提便是回归、

正视、肯定身体及其诗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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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Body Tur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ody has endowed life and its existing 
ecosystem with new connotations and new meanings. Among them,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ics based on the body 
is already on the way, but there may still b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 body poetics really enter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category. Returning to the body in an all-round way is not only a require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life, 
but also a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The poetic integr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ecology is the true connotation of the overall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body poetics and ecological poetics, human beings will inevitably move towards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that coexists with nature, all things and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important premise to ensure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is road is to return, face up to, and af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body and its poetic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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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身处风起云涌的转型变革年代，还是生

活在安逸诗意的和谐共生时代，身体都无法被漠

视被冷落被遗忘。人类可以流连忘返于过去，也

可以乐此不彼于当下，但却无法忘却伴随自己一

生并与自我合为一体的身体；身体就是人类可见

可感可知的一道风景，更是人类存在的理想乐园。

现实的世界如此，文学的世界更是这般。虽历经

千山万水与磨难抗争，身体终以诗意的面孔迎接、

直面这个世界，进而与整个人类一道觉醒并大放

异彩。当哲学家、诗人与小说家在回望、重构和

书写充满和谐共生、变革骚动或离经叛道的种种

现实社会的时候，看似“四面楚歌”的身体，事

实上正在踏上一条诗意的回归与崛起之路。

不可否认，面对身体的回归甚至复兴，身体诗

学的构建尚在路上，没有引起诗学和生态学的足

够重视，作为主体的身体并未获得相对清晰而准

确的形貌与定位。在灵肉冲突日益加剧和身体碎

片化越发明显的年代，诗学中的身体和生态学中

的身体一样，都处在一种无法显山露水的尴尬之

境与残缺之态。由此引发的逆向反思就是，身体

诗学及其生态面向在未来必将大有可为，从生态

共同体到生命共同体的跨越与升华必然无法绕开

作为生命最真实可见载体的身体。基于此，身体

的诗意回归与栖居，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人类想象

和抵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理想的可

预见未来。

一、身体的诗意回归

身体问题常问常新却又充满争议，在灵魂与理

性把控话语权的西方传统世界，身体一度成为一

种可有可无、隐姓埋名的隐性存在，它既多余又

肮脏，既卑贱又罪恶。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几

乎支撑起整个西方传统精神架构，一部身体史就

是一部由精神所定义、表征和撰写的历史。古希

腊以降，身体要么是灵魂抵达理念世界的障碍物，

要么是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绊脚石，要么是堕落与

罪恶的温床，身体成为哲学、美学和文学等众多

领域批判与抨击的对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影响

西方世界之时，身体似乎开始获得关注与重视，

但依旧无法真正摆脱作为祸根、替罪羊和牺牲品

的身份定位与历史阴影。直至尼采，身体才算打

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尼采赋予身体包含一切、

就是一切的地位和权力。

身体一词自其存在，便与哲学、美学、文学

甚至宗教建立多元而复杂的关系。身体概念的丰

富与博大，使得包括诗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都无法回避对身体的思考与描述。即便是

传统意义上的身心二元对立论，也无法将身体从

人类的认识或实践层面完全剔除，身体至少以某

种被遮掩被回避的隐性方式存在着。20 世纪末

“身体转向”发生之后，身体赋予生命及其存在

的整个世界以新内涵与新意义，英国社会学家布

莱恩·S·特纳（Bryan S.Turner）指出，“身体社

会崛起”和身体话语权提升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由身体发出的声音早在那个崇尚灵魂、

美德与智慧的古希腊社会已经有迹可循。

柏拉图表现出“对身体的敌意”[1]，甚至有人

称其为抑身扬心的始作俑者与罪魁祸首。“有人

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soma）……肉体是圈养或

囚禁灵魂的地方。”[2] 身体成为障碍、骚乱、欲

望和死亡的代名词与同义语，如同一座死气沉沉

的监狱一样缺少生机、诗意与活力。因而，柏拉

图认为《荷马史诗》的创作源自于“灵感神授”，

讲述的是人神共处时代中的英雄，《荷马史诗》

代表着诗的灵感与荣耀，诗人象征着酒神附体的

迷狂与陶醉。“诗人们迷迷惘惘，如痴如醉，完

全听凭于灵感的驱使与摆布。”[3]260 他认为，荷马

的伟大不是因为身体的力量，而是源自灵魂的轻

盈、敏感与神圣。诗是灵魂的诗意表达，与身体

无关。尽管如此，身体在柏拉图的灵肉世界里并

非一无是处，他在给予灵魂诗意肯定的同时，也

赋予身体诗意的品性，这与柏拉图并非完全信任

诗人有着直接关系。囿于时代局限，柏拉图关于

灵肉的见解与阐释富于洞见，但其中蕴含的难以

Keywords：body; poetry; body poetics; ecology; ecological poetics



117

王华伟：身体的诗意与诗意的身体——兼论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

自圆其说的矛盾同样显而易见。举例来说，《奥

德赛》所呈现的长达 10 年的返乡之路，就不只是

精神上的，也应该是身体上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详细阐释了他对文学

及其本质的理解与认知。在提出基于“酒神附体”

与“为神代言”的“迷狂说”之后，柏拉图以“摹

仿说”开启诗学之路。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由理

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组成的三重世界，

而这三重世界之间的关系靠着模仿得以建构与维

持。亚里士多德继承老师柏拉图的衣钵，并进一

步深化了诗起源于人之摹仿的观点，他在《诗学》

第 4 章开篇就直言诗学的产生源于人的天性。“首

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

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

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

得到快感。”[3]47 诗人通过摹仿行动中的人，完成

诗歌的写作。在谈及戏剧化的诗歌时，亚里士多

德使用舞蹈、即兴表演、即兴口占和生殖崇拜等

概念阐释悲剧和戏剧。不论是迷狂、陶醉、快感

和行动，还是摹仿、舞蹈、表演与生殖崇拜，都

是与肉体密切相关的身体行动或肉体体验。自柏

拉图始，古希腊诗学观已经包含着两个层面，即

灵魂诗学和身体诗学。

古希腊身体诗学的形成可能始于古希腊人对

体育教育的重视。纵观整个西方历史，很少有哪

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像古希腊及其公民那样酷爱体

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及其对身体极限的追求正

是源自于此。通过将体育和艺术与审美教育深度

结合，古希腊民族希望能够培养出身体健硕、意

志坚韧、能力超群、品性勇猛的战士，并借此抵

达一种善美兼备中兼修、灵肉冲突中融合的理想

境界，从而实现生活的艺术化和身体的审美化。

对此，王柯平谓之“身体诗学以德为宗，强身为

用”[4]。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个性张扬

和个人欲望的执着与向往。这种对现世价值与意

义充分肯定的背后蕴含着对身体的肯定，而身体

代表着对原始欲望最明显的诗意表达。“原始的

野性不见得合乎善，但可能恰恰有美感。”[5] 在

文学艺术的世界里，从对英雄的赞美到对人的歌

颂，文艺复兴时代逐渐迎来人的发现、觉醒与解放，

重提感性、凸显欲望、赞美肉体预示着身体开始

大规模进入诗学的视野，并成为诗学得以形成的

另一种依靠。人苏醒之后的诗意狂欢在文艺复兴

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得到淋漓尽

致的表现，其中对肉体、情欲和人性的深刻描写

与大胆揭露，无不表明莎士比亚才是“戏剧界真

正的桂冠诗人”。

在身体的诗意回归之路上，尼采可谓独秀一

枝，他以富有浪漫色彩的颠覆性想象为身体找回

属于自我的本性、灵性与诗性。借助酒神狄奥尼

索斯，尼采还身体一个充满激情、迷狂与快感的

生命世界；借助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尼采还身体

一条充满感性、力量与诗意的未来道路。在《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直言“在你的思想

和感觉后面，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一个不

熟悉的智者——他名叫‘自己’。他居住在你的

肉体里，他就是你的肉体”[6]。按照尼采的逻辑，

你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肉体，因而你就是肉体本

身。在尼采“颠覆一切”的世界里，身体拥有灵

魂无可比拟的权力、优势与地位，他将关于身体

的诗意想象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超人”境界。

尼采之后，身体的诗意回归道路变得更加宽广、

顺畅，甚至多少有点儿疯狂，诗学的建构再也无

法轻视身体的参与和贡献。质言之，身体一直以

隐性的方式存在于美学和诗学场域，只不过尼采

将之大白于天下并推向高处，这正是尼采身体美

学背后隐含的独特诗学内涵。身体与诗学的联姻，

就此为身体诗学的形成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属

于身体的诗意春天即将到来。

二、诗学的身体化想象

诗学（Poetics）在希腊语中译为诗艺学，意指

与诗相关的“制作、制造”等行动。亚里士多德的《诗

学》是较早关于诗的系统论著，他的诗论并非局

限于讨论诗歌，包括戏剧在内的古希腊古典文艺

创作都在其讨论的范畴。“诗学成为一门理论学

科是近代才发生的事情，但她却有很长的前史。”[7]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在继承前人诗评

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诗以及戏剧的探讨与批评，

其诗学思想在此过程中渐趋完善和成熟。亚里士

多德诗学的内涵远超诗歌的界限，尤以悲剧为重，

诗学因之被认为是“关于文学的科学”[8]，诗学的

存在空间由此得到极大丰富和拓展。与西方相比，

诗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相对较晚且缓慢，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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嵘的“滋味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均带有明

显的身体性内涵。身体在文学和美学等领域转向

的发生为身体诗学的发生提供契机和证据，但是，

身体诗学绝不是身体与诗学之间的简单组合，其

为诗学研究提供一种交叠性的复合视域，打破了

文学属于纯精神产品的神话，推动诗学回归原初

的身体化、自然化审美世界。

以身体为基点的诗学建构已经在路上，但距离

身体诗学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范畴或许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王晓华曾在《身体诗学》一书中指出：

“迄今为止的身体诗学尚处于一个暧昧的位置：

它已经诞生，但未获得恰当的评估和定位。”[9]51

对身体的不完全信任，导致对身体诗学发生可能

性的犹豫甚至怀疑。马克·约翰逊在《身体的意义》

一书中对身体与文学关系的阐释，也许为从身体

出发建构诗学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他提出：“所

有写下的诗歌都是具身性意义的证言。”[10] 诗歌

创作过程中的具身性意义指的就是身体的意义。

马克·约翰逊将身体看作文学最初开始的地方，

身体与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延续性、同一性关系，

进而形成一种诗学共同体。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年，

凯瑟琳·库奇内拉在其专著《身体诗学》（Poetics 
of the Body）中为“身体诗学”命名，进一步深化

了对诗学的身体化想象与身体性参与的认知，同

时推动了关于身体诗学身份地位可能性与合理性

的深度思考与广泛讨论。术语的命名或定义的生

成只是一个开端，我们需要走进文学作品的世界，

去感受作家如何借由身体对整个生命世界进行诗

意化的想象与叙述。

诗意想象将身体意象投射到文学的世界中，

世界被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身体，身体与世界融为

一体。劳伦斯在《虹》的开篇第一章写到，生活

在矿区的人们“明白天地是相通的，大地把阳光

吸进自己的肺腑，让雨水流入自己的胸膛。田野

在萧索的秋风中变得草木零落……对于他们来说，

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所见所闻所感仅此而已。触摸

着大地的脉搏和躯体，会感到它们在向犁铧敞开

胸襟。刚翻过的土地新鲜而蓬松，以沉甸甸的欲

望攀附着人们的双脚……他们翻身上马，将生命

紧夹于两膝之间”[11]。劳伦斯在天地之间嵌入身

体的属性，脉搏、双脚、肺腑和胸膛成为连结天

地人的纽带，字里行间流露出希冀矿区生活能够

回到其最初的诗意样子，大地、天空与身体在此

时此刻融合为诗意化的生命共同体的强烈愿望。

如此的文字是对肉体性欲望的含蓄表达，也是对

身体的一种诗意想象。“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

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12]，劳伦斯

用诗一样的语言将天地之间想象为一个充满生命

力的巨大身体，整个生命世界被身体化、情感化，

这代表着诗学的感性逻辑。身体不只是大地和天

空原本的样子，同样是天地之间全部事物和所见

所闻所感存在的空间。天地不再是对身体的摹仿，

它们甚至就是身体本身。

诗是各种文学意象的制造者，身体是各种真

实存在的承载者，身体因而成为诗性世界的原型

及其变体。“只要存在诗性的世界，身体就必然

以某种方式在场，因为它是属人世界的枢纽和中

心。”[9]138 正是身体化诗性世界的存在，新旧事物

才会交织着诗情画意与变革冲动。狄更斯在《董

贝父子》中对城市迅猛发展的诗意想象充满着肌

肉感和活力感：“滚滚翻腾的洪流像它的生命的

血液一样，日日夜夜永不停息地流向这个变化巨

大的心脏，又从这个心脏返流回去。”[13] 生命代

表身体的全部，心脏属于身体的中枢，流向和返

流象征身体的动作。如滚滚洪流般的铁路来回穿

梭于身体中，流动的身体不断为构建诗性世界输

送血液，这种流动性预示着新型城镇的生命之光

与变革之力。以“心脏”为中心，一个个奔跑在

身体内循环的诗意城市呈现于世人面前。通过疾

驰飞奔的火车，狄更斯将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

镇化进程及其主打产品城市纳入身体的诗意怀抱。

在他这里，身体延伸为整座城市，城市铺向整个

身体，铁路、城市与身体建构起一个充满速度、

力量和希望的生命共同体。因而，火车奔驶的速

度代表身体奔跑的速度，更代表工业革命带给当

时英国新生命的速度。狄更斯实际上是以一种诗

意的眼光和审美的态度看待快速转型背景下英国

面临的时代危机。

身体不只是人类的身体，在文学世界里，人

与动物的身体有时候不再是归属不同等级的对立

存在，它们相互关联、融合甚至彼此颠倒与倒错。

安吉拉·卡特在《马戏团之夜》中创造了一个人

与动物混杂的梦幻世界；在这里，猿 - 人和鸟女

等半人半动物形象塑造了一个人与动物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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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共同体，人与动物的生存、生命与未来不

再是毫无关系的事实。在马戏团这种引人注目、

狂笑和惊讶的特殊空间中，奔放着诗意又荒诞不

经的身体表演让生命看似粗俗滑稽，实则充满了

狂喜、意外和陶醉。身体的狂欢代表了卡特对“另

一个”维多利亚社会和历史的诗意想象与大胆幻

想。“西碧儿，俺在娱乐界的合伙人。”[14] 这样

的话很难想象出自马戏团团长柯尔尼之口。作为

少将的柯尔尼为人狂妄自大、野心暗藏，一幅标

准的美国殖民者嘴脸。正是这样一位“地位显赫”

的少将，卡特将其命运和一头名叫西碧儿的猪绑

在一起。当柯尔尼口口声声“西碧儿和我”到处

炫耀之时，一位堂堂美国少将在自己和一头猪之

间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所以他才视西碧儿为贵妇，

并处处听命于她。人与动物不再彼此对立，人的

身体和动物的肉体不再界限分明、相互分离，猪

成了人的合伙人甚至化身，世界似乎“颠倒了黑

白”。在巴赫金看来，作家以具有如此讽刺、笑

虐和怪诞的方式想象世界，主要因为“他特别想

表现出人体及其生命的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和深刻

性，揭示出人的躯体在现实的时空世界里具有的

新意义、新地位”[15]。以人与动物的肉体倒错为

中心，卡特在人与动物的血肉关系中建构起另一

种现实图景，这样的世界充满狂欢与喧哗，动物

成为人的主导，人变成动物的跟班，动物的加冕

预示着人的自动脱冕。不论是人兽同体还是人兽

“合体”，通过呈现众多怪诞身体形象，卡特实

现了对维多利亚社会的身体化重塑，使得维多利

亚时代的代表性民间文化马戏团文化在戏仿与笑

虐中得以直观再现，并试图为后帝国时代的英国

找寻到身份认同的诗意化道路。看似荒诞不经的

背后，流露出安吉拉·卡特希冀为现代人找到“诗

意栖居地”的美好愿景和为人、动物和自然建构

和谐共生生态共同体的诗意理想。

三、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 

天地之间构成身体存在的诗意生态，其最基本

的形态是家宅以及以家宅为原点而形成的大“家”，

因为“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我们常说，

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16]。谈及人类“最初的宇宙”，

很容易联想到孕育人类的子宫；子宫就是人出生

前最初的家宅和宇宙。依诗人诺埃尔·阿尔诺在《草

稿状态》中表达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所在的空间，

身体、家宅和地方在诗人或小说家对家的诗意想

象中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就是生态诗学最

初的理想，也是生态学最基本的法则。任何人想

要活出人样和诗意，就必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宅可以居住其中，因为身体需要栖居的空间。如

若无家可归，人就会流落街头甚至在无望中死去，

承载生命的身体在生态圈的地位也因而获得进一

步凸显。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摹仿这一诗学

思想时，发展了他对“整体性”概念的理解——

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彼此依存、缺一不可。这里面

包含着明显的生态意识和精神。基于此，如若大

自然是个整体的话，那么身体、地方、家宅都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家宅是小的生态圈，

故乡是更大的生态圈，整个世界是最大的生态圈，

三个圈子因身体而环环相扣、彼此连结。“所谓‘身

体’，我指的是统一的身心（body-mind）；所谓

的‘自然’，我指的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

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

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的‘地方’，我

指的是生物区域，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

场所。当然，我谈到‘地球共同体’的时候，我

指的是我们的物理联系，即所有物种都参与了生

物圈新陈代谢的交换。”[17] 后现代思想家查伦·斯

普瑞特奈克想要表达的是，当人栖居在某个地方

的时候，身体便与周围的环境重构了它们之间的

原初关系，这样的“结盟”本质上就是生态共同

体的表现形态。离开家或自然，身体就会无处安放，

人就会无家可归，共同体就会分崩离析，所谓的

“诗意栖居”更是无从谈起，王晓华在《身体诗学》

中因而直言“生态学就是广义的身体学”[9]237。从

这个意义上看，身体学必然延伸至生态学，身体

诗学终将抵达生态诗学，文学关于身体的叙事实

际上为人类拓展了通往生态诗学的道路。

生态问题与人类自身密切关联，同时也因人

类而起，所以深层生态学才会略显极端地批判人

类中心主义，主张建构关于生命的整体意识，强

调凸显自然的内在价值。托马斯·哈代在《苔丝》

中建构的威塞克斯是对维多利亚乡土世界的诗意

想象与重构，也是对田园牧歌式亲近大自然生活

的怀念与回望。“这是一片肥沃的绿意葱茏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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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木从不枯黄……从眼前的高处俯瞰下去，

田野有如练马用的一片片围场，小巧玲珑，树篱

变成了暗绿色的纤细的线，网络般伸展在浅绿色

的草地之上。”[18]8 苔丝时常沉醉于这美丽如画的

山谷，“她在寂寞的山峦和峡谷里默默独行，和

周围的自然元素化成一体。她那悄悄闪动的身影

化作了景物的一个部分。”[18]74 苔丝与大自然融为

一体，与荒原上的一切紧紧相拥，并与之同呼吸

共命运。如此富有诗意的地方让苔丝拥有了可以

栖居的“家”。不言而喻，哈代真正关注的并非

苔丝生活的马洛特村的自然风光，而是如何为身

体栖居创造诗意化的家宅。在他笔下，人、自然

与身体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之网。正是在“人与

自然始终处于一种相关相依的联系状态”[19] 的意

义上，《苔丝》可以被称作一部诗化小说，它所

呈现的每一个细节与情节都诗意盎然。身体与大

地的原初生态关系被再一次建构，所有的存在都

可以化约为身体的在场与行动，大自然成为身体

唯一的家。借用海克尔的观点，人之所以能够栖

居于某处，身体之所以“在家”，是因为大自然

原本就充满诗意。这正是生态诗学得以建构的基

本遵循与内在逻辑。

基于人是身体性存在的事实，关于家的生态

化想象与建构才会为人类提供身体边界不断延伸

并与自然万物连结一体的自我。换言之，正是身

体在引领生态走向诗意化的返乡之路。查尔斯·狄

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塑造了一个内心渴望远大

前程的年轻人形象，梦碎伦敦幡然醒悟的皮普踏

上“诗意”的归途。“如今的乡间比以往我曾生

活过的乡间更加美丽，更加平静……我这次归来，

我的心已经柔和很多；我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变

化，这才感到自己仿佛游子，赤着双脚，历尽多

年的跋涉、艰险，才从远方归来。”[20] 所谓的“绅

士梦”对于皮普而言，只是精神层面的痴迷甚至

牢笼，并让他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或许只有身体

上的还乡，才能够帮助皮普彻底走出伦敦的噩梦，

重拾对故土和家宅的原初情感。离开伦敦这个充

满虚伪、欺诈和罪恶的大都市，这其实正是皮普

重回自我、生命和大地的最好契机，泡沫破灭的

背后，预示着乡间诗意生活的回归和身体 - 家园

共同体的重构。再次置身充满诗意与美好的乡土

世界，眼前的一切才是通向远大前程的生态之路

与身体之途。回归身体与自然“既复兴了身体所

蕴含的价值意义，也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误区，形

成了广泛的生态主体观”[21]。生态不再只是大自

然的专属话语，更是身体之间、身体与自然之间

整体性的跨体交往与互动，身体已经抵达生态系

统的核心，身体成为生态化的身体，生态成为身

体化的生态。简言之，强烈的身体意识必然激发

更为强大的生态精神，源自身体的诗意终将升华

为关于生态的诗学。

西方传统二元论思维导致的主体性危机已经

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进一步凸显和明确身体在

哲学、美学、诗学和生态学中的原初性、本体性

地位显得越发必要和重要。身体是关于人的一切

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离开身体，诗意栖居、和谐

共生与美好生活必将因根基不稳与方向迷失而变

得摇摇欲坠、步履维艰。接续身体与整个生命世

界的原始关系，让“漂泊在外”的身体重返诗意

家园，已经成为生态学必须直面的现实。身体转

向之后的全面回归身体，不仅是生命存在之需求，

而且是未来生态共同体建构之要求，身体与生态

的诗意融合才是“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观的真正

内涵。

以身体为原点建构身体诗学，进而抵达生态诗

学这一至高境界，颇具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

消费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迅猛推进的后现代语境

下，身体的边界被肆意拉伸，未来可能还会遭遇

颠覆自身的根本性变革，这就使得诗学必须承认、

提升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在城镇化、物化

和非自然化日益加剧的现实环境中，生态危机正

在给存在、生命和未来带来越发沉重的负担，唯

有找回迷失的身体，才能拯救人类于重重困境与

种种危机。在身体诗学和生态诗学之间建起一座

互通的桥梁，人类必然会走向与自然、万物、天

地同生共处的生态共同体，而保证这一道路方向

正确的重要前提便是回归、正视、肯定身体及其

诗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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